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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宋与宣南画社
1915 年至 1927 年，北京有一个书

画组织——宣南画社。宣南画社是曾

任司法部次长的余绍宋先生发起成立

的。地点设在余绍宋居所宣武门外（俗

称“宣南”）的骡马市大街西砖胡同。画

社成立之年，正值农历乙卯年，故亦称

乙卯画社。

早期参加画社的除余绍宋的画师

汤定之先生外，成员大多是司法部和北

洋政府的官员，如林志钧（司法部民事

司司长）、胡子贤（司法部参事）、蒲伯英

（内务部次长）、陈璈僧（司法部官员）、

王立生（司法部官员）、梁卣铭（国务院

秘书长）、刘崧生（众议院议员）、罗敷安

（司法部参事）、梁和钧（司法部参事）、

廖允端（司法部官员）、余棨昌（大理院

院长）、徐心庵（直隶高等法院书记官）、

孟纯孙（司法部官员）、杨劲苏（司法部

官员）、郁华（曼陀，大理院推事）等。之

后，一些名望较大的画家也加入进来，

如，北京美专教授陈师曾、萧俊贤、汪慎

生，以及北京大学美术教授贺履之，画

家王梦白、梁平甫等。宣南画社人数之

多、历时之久，为当时民间松散型艺术

团体中所罕见。

画社活动内容，主要是看汤定之与

陈 师 曾 作 画 ，并 传 授作画技法。每次

活动创作的作品，由参加者拈阄获得。

余绍宋记于 1916 年之前的日记，

已荡然无存。现存的《余绍宋日记》自

1917年 1月 1日始。有关宣南画社的记

载，首次出现在 1917年 2月 12日的日记

中，如下：“今日为南北统一纪念日……

汤定师来，重兴画社，宰平、子贤、劲苏

皆到，胡夔文、孟莼孙闻风亦来会……

晚同人皆赴广和居夜饭，直至九时始

散，欢畅之至。此画会自去年夏定师回

南后迄未举行，时适项城逝世，南北纷

扰，今适于南北统一纪念日恢复此会，

亦佳话也。”由这段文字看来，此前半年

多，宣南画社因画师汤定之返故乡武进

而停止了活动，故此次重聚气氛热烈，

参加者既观摩汤定之作画，又欣赏胡子

贤带来的明末遗老天然和尚的五通书

札，还大谈“鬼趣”，以致孟莼孙在汤定

之画讫的《仿髡残山水》上题诗记事：

“围炉说鬼学东坡，恍惚仙灵不速过。

高树远山演染毕，方知腕底有新罗。”按

惯例，此画仍拈阄定归属，为杨劲苏所

得。文中提到的“项城”，即袁世凯。

宣南画社经 常 有“ 欢 畅 之 至 ”的

聚 会 ，如 1919 年 6 月 15 日 ：“ 今 日 开

画 会……梦白与师（即汤定之）合作不

下十余帧，而所画又皆他人所不画之

物，如蛇如龟如猪等类，皆甚奇特。自

上午八时直至下午六时半始散，盖近年

来画社无此畅快也。”又如 1925年 2月 8

日：“夜在戟门处开画会，放烟火。”1925

年 4 月 26 日是宣南画社成立十周年纪

念日，这一天可以说“欢畅”到了极致：

“九时半到怡园……到者凡二十余人，

各出所藏书画陈列，极一时之盛，汤定

之作画最多，直到傍晚始散。”

用拈阄的办法决定画会当天作品

的归属，是宣南画社分配画家作品的一

个好办法，以致 1928 年余绍宋定居杭

州后领衔创建的东皋雅集，亦用此法。

对于拈阄，余绍宋几乎逢画会必

记，如 1917年 5月 27日：“定师画松岩一

帧，为宰平拈去。”1920 年 12 月 19 日：

“旋到罗傅庵处画会，定师作一帧，师曾

作九幅，（余）各得其一。”1923 年 7 月 8

日 ：“定 师 作 扇 页 六 ，悉 松 梅 ，余 得 其

二。”又如 1925 年 3 月 29 日：“同汤定之

到王立生家画会，梁卣铭主席，定师作

两幅，履之作一幅，余均未拈得。”1925

年 10 月 4 日：“郁曼陀家始开画会，汤、

贺各作一扇，余得汤扇。”等。

拈阄时也有小插曲。如 1925 年 5

月 10 日：“今日子贤与陆松琴借寓开画

会，且为余饯也。汤作一扇，为心庵拈

得。众疑心庵预知，主重拈，遂为允端所

得，允端以赠我，让德可敬也。”即使徐心

庵拈阄有“预知”之嫌疑，画社成员之

间 和 谐、诚 信、友 好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此次画会，亦是为余绍宋即将回南省

亲饯行，故廖允端将拈得的扇面送给

了余绍宋。

每次活动画师定下的画题题材，大

多为古诗词意境，如 1923 年 10 月 21 日

布置的课题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同月 28 日布置的课题为“长江风

送客，孤馆雨留人”。习画者回家作画，

待下次聚会时由画师与众人点评。

画社活动除作画、学画外，还经常

欣赏名家作品，这些名家作品，大多为

画社成员的个人收藏。如 1919 年 12 月

14 日，宣南画社第一百三十七次聚会。

大家除了画画，还欣赏贺履之带来的黄

鹤山樵《溪山问棋》卷。1920 年 6 月 13

日画会时，贺履之又带来黄鹤山樵、龚

半千、沈石田等画作与同仁共赏。

画社活动最初不定期，后定为每个

星期天，由参加者轮流主席。有时由于

主要人物如余绍宋离京公干、回浙省

亲，或者画师汤定之离京返乡，以及某

些特殊情形，凑不拢成员，画社就暂停

活动。也就是说，宣南画社存在的 12

年间，活动虽然经常，但并不是每一个

星期天都正常开展活动。

宣南画社最后两次聚会，是在余绍

宋辞去京城一切公职决定南归之后，一

是 1927年 9月 18日，余绍宋从天津到北

京与友朋告别当天：“画社同人闻余入

都，特开画会，戟门以车至站相迎，径赴

怡园畅谈，余得定之所画梅花便面，五

时始散。”二是同月 22 日：“今日是孔子

诞日（农历八月廿七日），各署休假，画

会同人并晦闻公贱余于怡园，九时往，

三时半散。余画扇四叶留别，定之为作

松梅两扇面。”

此后，宣南画社还聚会了一次。

1934 年 9 月下旬，定居杭州的余绍

宋北上济南、天津访友，10 月 7 日傍晚

到达北平。16日正值重九，为欢迎余绍

宋，余戟门重开画集。余绍宋在当天的

日记里写道：“赴戟门家怡园画集，此画

社因余十六年离平遂而停顿，至是戟门

乃议恢复，然当时同社大半星散，乃增

约俞瘦石、汪慎生两君参加，贺履之以

老疾未至。饮毕复循例合作画幅，余与

平甫、慎生、子贤联手成山水一帧，宰平

题记之，余亦题一段。盖乙卯画社至今

正满廿年，而人事变迁，不能无今昔之

感也。”至此，宣南画社画上了句号。

前文提到过，1928年余绍宋在杭州

定居不久，就发起 成 立 了 东 皋 雅 集 。

1932 年 3 月 6 日，东皋雅集同人聚会时

余绍宋将十余年前北京宣南画社同人

合画而未竟的《九秋画》带到会场，请东

皋的社员们补笔。余绍宋在画上题曰：

“癸亥之夏，乙卯画社同人集余寓作此

图，未竟而陈师曾下世，同人心伤，遂尔

搁笔，故俱未盖章。忽忽已十年矣。余

于丁卯自北都迁居津门，复还衢州，又

徙来杭，行箧书物散失不少，而此幅杂

置故纸堆中，依然无恙，偶焉检得，遂乞

东皋社同人补为之。一图而萃两社高

手，十年乃成，亦称胜事。特余感旧怀

人，自伤援落，展对新图，殊难为怀耳。”

此图原作四人：陈师曾写菊，汤定之写

老 少 年 ，贺 履 之 写 败 蕉 ，王 梦 白 写 紫

薇。补作五人：武吉斋写芙蓉，高鱼占

写秋兰，高络园写珠兰，都小蕃写桂，阮

性山写桐叶。这是一则妙绝妙的画坛

佳话。

最近，一则拍场新闻引起我的兴趣。在今年的嘉德春拍上，当代某青年画家的

《丹枫呦鹿图》拍出了500万元天价。从图片上看，这幅作品无疑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所藏五代无款的《丹枫呦鹿图》的忠实临摹，虽然颜色很鲜艳，用笔可能稍微细致，但

仔细对比之下，与原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唯一的加添，是作者在画的上下两边，

各加了一道张大千式的敦煌唐草纹重彩边。

拍卖市场从来不是艺术史地位的晴雨表，也不排除各种炒作，不过这幅画作能拍

出高价，却折射出受众对于中国画审美的问题。

这位画家不过四十出头，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精细到眉毛的一路，描摹古人，

设色丰厚。市场似乎十分受用。尽管主流美术评论并没有太多谀词，却从这点更看

出收藏家们的怪异之处来。即他们喜欢工细，喜欢仿古，认为这就是“值钱”的。

放眼今日的世界艺术市场，一个画家如果临摹《戴珍珠耳环的女人》或者是《大宫

女》，哪怕比原作细致上几倍，也不会有多少人出高价买入。道理很简单，古人早已

经做过的事情，你今天重复是没有意义的。况且西方艺术市场上，超写实主义早就

没有受众了。然而中国确实是一个“传统”先行的国度，任何画家，都绕不开“传统”

这一关。绕来绕去出不来的大有人在。近代诸家，眼光开阔了，入古而出新的，大有

人在，溥儒、吴湖帆算是比较成功的，真正能打出自己天地的，首推张大千。张大千

之所以能自闯新路，据说与毕加索的当面规劝有关。毕加索看到东方的写意，认为

比西方高明，却没有料到写意在中国今日又不流行了。看惯了丑怪恶札之后，国人

审美回归到工笔，回归到保守上来，这几年的全国美展出现大量的传统题材作品，即

是最好的说明。

西方传统薄弱，艺术家对于守旧有种天然的厌倦。中国画则从来是重临摹的画种，

生活在 2018年的画家，临摹 1018年的作品能获得天价，如果这就是中国画的未来趋

势，那国画的明天就很值得忧虑了。作为中国画的衍生画种，日本画从江户时期开始已

经重视变革，重视光影和气氛，变成了自己的日本画；而朝鲜画今日变革也已经很成熟，

装饰趣味更浓厚，只

保留了中国画重视线

条的特点。

中国画的材质与

表现手法有限，传统的

桎梏很深，但并不妨碍

中国画未来的探索与

变革。西方美术史普

遍认为，从具象向抽象

转变是必然，然而中国

画今日最多只算有抽

象的萌芽，张大千的泼

彩是以他的深厚传统

造型为基础的，某山某

花，始终有迹可寻。其

他探索者想完全地抽

象，成功者几希。吴冠

中禀赋深厚，油画上造

诣很高，他也曾经对中

国画进行过探索，却

因为对于线条的掌握

不够而成果不大，但

他的探索精神却功不

可没。

张大千的聪明之

处，在于他深厚的传

统技法功力，但他除

了敦煌佛像之外，极

少以完全的临摹作品

投放市场，所以迄今

所见他的重要作品，

即使是临古的题材，

也都是移花接木，旧

瓶新酒，这就是其过

人之处。今人若要胜

过前人，除了下苦功

之外，有自己的思想

才是更重要的。

（作者为书画家）

“传统”之未来
梁基永

西周散氏盘今藏于台北故宫，余昔

年曾去观赏，深为佩之。散盘字形宽

博，开张取横势，疏放恣肆而见端庄。

此盘以“绵劲”胜，孙虔礼所谓“篆尚婉

而通”正合此。秦诏版多“瘦劲”，成纵

势，与此盘形异而用笔一脉相沿也。

八大山人每以名号闲印表其心

迹。“净土人”“枯佛巢”“雪衲”“释传綮

印”“灯社綮衲”“八还”等多见禅思；

“土木形骸”出自《晋书》之《嵇康传》，

喻其不自藻饰，恬静宽简；“画瓮”化自

《庄子》中“抱瓮而出灌”语；“忝鸥兹”

取《列子》之“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寓

言以劝诫；又有“一笑而已”“浪得名

耳”“可得神仙”“技止此耳”“口如扁

担”“涉事”“遥属”“白云自娱”“拾得”

等闲印若干，以古为新，每有深意。八

大书画，以一当十，以迹求心，赋予精

神内质，为中国人文之缩影。故解读

其作，即求传统精神之密码。八大与

石涛，或简练，或生动，品读两僧之作，

文人心事尽在其中矣。

王觉斯论书以“有法而后合”论

之，曾云“善师者不离古，不泥古”，可

谓金针度人。又云学书“譬之登山，所

跻越进，愈峻愈旷。已经崇峰，顿俯于

下”，此学书之道也。入古愈深，如登

山愈高，每见荡胸奇观。

明赵宧光《寒山帚谈》论《格调》云：

“取法乎上，不蹈时俗谓之格；情游物

外，不囿于法中谓之调。”得“法”者不外

此两面。然“格”之“逸”，“调”之“清”，更

关乎人之品格，非“法”所可论也。

元人钱舜举画多“山居”诗意。存

世《浮玉山居图》《山居图》《幽居图》等

皆以青绿入画，静穆清幽，着色典雅，

后世青绿山水少此古韵，故常入俗。

钱氏山石空勾无皴，与隋人展子虔《游

春图》一脉相沿。曾读其《山居图》卷

后诗句：“山居惟爱静，日午掩柴门。

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此其求隐

求静之道也。

顷读朵云轩藏吴缶翁原石钤印本，

细察其印之字口，锋棱清晰，知缶翁之

印非惟重篆法，亦重刀法。世人所论缶

翁“做印”实其辅助法而非主要手段，缶

翁之印精绝者皆信手所得，一任自然，

全无“做”处。缶翁“钝刀”非刀钝，实为

刀之“钝意”，即古朴圆劲也。

乾嘉之学，吴派惠栋一脉重“信

古”，皖派戴震一脉重“求是”，扬派焦

循汪中一脉重“博通”，浙东黄宗羲全

祖望一脉重“史源”，各有特色。近人

治书画之学，承继此古典精神者，余最

服膺越园余绍宋。其《书画书录解题》

一书开启书画文献考据之始，以艺求

理，力避游谈无根。所分史传、作法、

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

托、散佚十类精审而谨严，平实而深

刻。先生主“书必亲见，言必己出”尤

应推重，堪为后学法式。

《庄子》天道篇云：“世之所贵道

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

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道”者，离言说相与文字相，求之于

何？！郭象注云“求之于言意之表，而

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此“无

言无意之域”，即艺术中所谓“神遇”

者，“神遇”非玄妙之谈，实融神逸兴而

得“意”者，“妙”不可“言”也。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

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

艺事微语

朱天曙

妙而不可言

在中国美术史上，与浩浩荡荡的

男画家队伍相比，女画家显得太为稀

少了，而能让女观众参观画展的例子

就更为稀罕了。不过，在宋代，着实发

生了一件这样的稀罕事，而且女同胞

们看的还是外国元首的画展，这一高

端的艺术策展事件与太清楼这座北宋

皇家图书馆相关。

太清楼位于北宋皇宫崇政殿的西

北，在迎阳门内的后苑中。此楼作为

皇宫后苑主要的藏书楼，贮四库之书，

包含经、史、子、集、天文、图画等，其形

象见于《太清观书》，这是台北故宫博

物院所藏北宋佚名《景德四景》中的第

四段。画的是北宋景德四年三月，宋

真宗召文臣观书于皇家图书馆——太

清楼的事件。图中展现的是大臣们有

些 已 进 入 殿 内 读 书 ，有 些 则 立 于 庭

中。此段图描绘的重点是太清楼，这

一建筑为七开间，屋脊的鸱尾尚存唐

代遗风。斗拱的结构较为简朴，使建

筑显得简练有力、大方疏朗。地上铺

设散水砖，藏书楼入口由两组台阶而

上，四周均设有栏杆。楼前有太湖石，

楼的两侧均种植高大的柳树，环境雅

致。在画法上，界画的线条劲道，用笔

虽细致，但不刻板，设色沉稳。

太清楼作为专为皇帝设置的藏

书、读书之所，自真宗时起，也是各帝

与宗室、辅臣宴饮欢娱、观书以及阅览

太宗御制墨迹之地，《玉海》对此多有

记载。在“澶渊之盟”之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名相寇准（961—1023）曾有幸登

上太清楼观书，并作《应制太清楼观

书》诗，曰：“仙禁开书府，神毫纪格

言。简编包舜禹，围范总乾坤。稽古

崇契教，斯文辟圣门。从游观奥秘，何

以报宸恩。”北宋灭亡，随着东京陷落

和皇宫被毁，就再也不见有关这座藏

书楼的记载了。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重要艺术文

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千

角鹿图》条中对太清楼有一段记载：

“皇朝与大辽国驰礼，于今仅七十载，

继好息民之美，旷古未有。庆历中，其

主（号兴宗）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为

献，旁题‘年、月、日御画’。”上命张图

于太清楼下，召近臣纵观，次日又敕中

闱宣命妇观之，毕藏于天章阁。

说的是，辽宋修好 70 年，到了宋

仁宗庆历（1141—1148）年间，辽兴宗

亲自画了 5 幅缣画《千角鹿图》献给宋

仁宗。由于画上有辽兴宗“年、月、日

御画”的御题，因此还是可信的。辽兴

宗耶律宗真（1016—1055）是辽国第七

位皇帝，1031 年至 1055 年在位。他的

文化素养较高，工诗词，擅丹青，常与

宋朝皇帝以书画相赠，俨然有中原帝

王之风。曾以所画鹅、鹰、鹿送于宋

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然而，作为

皇帝的辽兴宗是否真的有精力去创作

《千角鹿图》这样的 5 幅工笔画就不得

而知了，因为即使像宋徽宗这样的著

名画家皇帝也有许多所谓的“御题画”

并非自己所画。

得到辽兴宗的献画后，宋仁宗龙

颜大悦，命令将它们展示于太清楼下，

召来近臣参观，第二日又命令享有朝

廷封号的妇女前来参观画展。这一号

令大臣、命妇皆来接受审美教育的国

家举措前所未有，使之成为中外美术

展览史上的首创。当然，毋庸置疑，宋

仁宗在其间进行炫耀的成分更大。因

为辽兴宗不但主动接受中原大国的文

化洗礼，而且将亲笔画献给宋仁宗，仁

宗当然要好好展示并宣传一番。条目

中提及的《千角鹿图》可能是异于汉人

画风的《丹枫呦鹿图》（现藏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这一类的绢画。画展结束

之后，宋仁宗将它们藏于天章阁，并作

飞白书答谢辽兴宗。自此，辽兴宗、宋

仁宗互赠书画并召集大臣、命妇参观

的故事在画史上传为美谈。

宋代女子参观外国元首画展
邵晓峰

景德四景之太清观书（国画）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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